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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质量的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其在促进

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369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实

证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

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的机制作用，以及企业ESGE得分在新质生产力和企业绿色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

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并通过供应链集中度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发展。同时，企

业ESGE得分在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对企

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关系和供应链集中的调节机制，为企业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未来，企业应继续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ESG表现，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

量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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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its qual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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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es,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hould not be 
ignored.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3692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as an empiri-
cal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uses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therei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er-
prises’ ESGE scores i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
prises and positively affec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rough supply chain concentra-
tion. Meanwhile, enterprise ESGE score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enterprise green development.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enterprise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regulating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enterprises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ptimize supply chain manage-
ment, improve ESG performance, and jointly promote high-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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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速培

育以绿色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现如今，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推动企业深度转型与全面升级的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它促使企业摒

弃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转向更加环保、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赢，为我国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较为匮乏。且暂无相关文献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

优化供应链管理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基于此，本文利用部分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

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为企业制定绿

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①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力量，其

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目前大多研究聚焦于定性方面，本文通过实证方法，从供应链集中度的角度，考

察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机制。② 构建了新质生产力、ESGE 得分、企业绿色发展之间的

理论研究模型，证实了企业 ESGE 得分在新质生产力和企业绿色发展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绿色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企业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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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的概念，它突

出了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旨在超越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局限。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论断，同样准确揭示

了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创新主导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的特征，正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截至目前，学术界已有部分文献论证了，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应用，从而提

升企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实现

环境友好型发展 [1]。并且对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为

绿色发展提供动力，以及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强绿色经济的新质动能 [2]。
然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需要进一步深

化探讨和分析。 

2.2. 新质生产力、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发展 

供应链集中度是指供应链伙伴关系数量的集中程度，它反映了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供应链的整合能够降低企业依赖未消耗的冗余资源来平滑其绿色创新投资的倾向，对未消耗冗余资源与

绿色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起到负面调节作用 [3]。随着研究的进展，部分学者发现供应商的高集中度可能

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构成阻碍，而客户的高集中度则可能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的财务表现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4]。除此之外，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够促进企业价值提升，供应链

集中度在二者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5]；绿色供应链管理正向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过程受到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的调节作用，而供应链集中度正向调节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6]。目前暂无相关文献进一步探讨如何通

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和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2.3. 新质生产力、ESG 与企业绿色发展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它是一套衡量企业在可持

续发展方面表现的标准。华证 ESG 评级旨在评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的分项表现中，环境指标相较于社会和治理指标，对企业整体 ESG 得分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是最为敏感

的指标 [7]。这一研究表明，在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时，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尤为关键，对 ESG 评

分的贡献度较大。并且，ESG 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从而达成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8]。
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协调发展 [9]，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能够提高华证 ESG 得分，显示出其强大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模型和文献分析，拟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提高估计效率，捕捉动态效应，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两者之间的

关系。具体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GREEN Npro1000it it it i i itXβ γ σ µ ε= + + + +                         (1) 

式(1)为 FE 模型。GREENit 是企业 i 在第 t 年的绿色发展指数； Npro1000it 是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新质生产

力； itX 代表控制变量； iσ 和 iµ 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itε 为满足基本假定的随机扰

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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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发展指数(GREEN)。参照丁红乙等(2024)的研究，借助其从经济利润、

社会价值和环境效益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和采用熵值法测算的绿色发展综合指

数，用以衡量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程度 [10]。具体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system for enterprise green development 
表 1. 企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标体系 

绿色发展 维度类型 指标类型 具体计算方式 

绿色发展 

经济利润 

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净利润总额与企业资产平均总额的比率 

净利润增长率(+) 企业当期净利润比上期净利润的增长幅度 

存货与收入比(+) 存货/营业收入 

固定资产净额(+) 固定资产原值减累计折旧再减减值准备后的差额 

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固定效应方法(FE)测算 TFP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 (其他业务成本 ) 

销售费用(−) 全部的销售支出费用相加 

管理费用(−) 
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组织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公司经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险费、待

业保险费、董事会费、咨询费、审计费 

社会价值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 = (本期净利润 − 优先股股利)/年加权平均总股本 

支付给职工的薪酬(+) 支付给职工的薪酬总额 

员工人数(+) 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环境效益 
环境税(+) 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与环境税自然对数的比值 

是否通过 ISO9001 认证(+) 若企业通过了 ISO9001 认证，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3.2.2. 核心解释变量 

Table 2.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for enterprises 
表 2. 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具体计算方式 权重 

劳动力 

活劳动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 − 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28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4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员工人数 3 

物化劳动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2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

资产摊销 + 减值准备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

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减值准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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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 − 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27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 − 租赁费/营业收入 2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 − 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28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3 

软科技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1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1 

新质生产力   100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Npro1000)。参照宋佳等(2024)的做法，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

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计算上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11]。具体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如

表 2 所示。 

3.2.3. 机制变量 
本文的机制变量为供应链集中度(Sucon)。参考薛爽等(2018)的研究，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向前五

名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金额占全年采购总额之比例”衡量公司的供应商集中度，用“向前五名客户的合计

销售金额占全年销售总额之比例”来衡量公司的客户集中度 [12]。 

3.2.4.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为华证 ESG-E 得分(ESGE)。华证 ESG 评价体系构建了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

具体包括一级指标 3 个、二级指标 14 个、三级指标 26 个以及超过 130 个底层数据指标。在环境(E)方面，

华证 ESG 指标涵盖了气候变化、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环境友好、环境管理等多个维度。华证公司的

ESG 相对于其他公司来说更加完整 [11]，选其作为中介变量能使研究更具可信性。 

3.2.5. 控制变量 
遵循已知有关文献，本文选取下列控制变量： 
1) 数字化转型程度(DCGB)。本文参考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借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作为控制变

量 [13]。数字经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从演化机理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要素融合和精准匹配从而带

来的企业成长和产业优化，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4]。 
2) 企业年龄(Age)。年长的企业可能在环保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积累，在资源利用

效率、环境管理等方面具有更成熟的做法，从而更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以企业被调查年份(2021)与成立

年份差值衡量企业年龄 [15]。 
3) 股权性质(Domes)。根据相关研究表明，产权结构、污染物排放和不合理的环境规制行为会抑制

企业的绿色发展 [16]，因此有必要将股权性质设置为控制变量。 
4) 资本密集度(SD)。参考王韵(2019)的研究，本文用企业总资产和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来测量资本

密集度。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可能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环保投入，抑制其绿色发展 [15]。 
5) 营业收入(Sale)。企业可以利用增加的营业收入来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并通过新质生产力的

应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3.3. 数据说明 

本文以 2013~2021 年中国 3692 个上市公司为样本，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IND 数据

库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为确保研究结果有效性与稳定性，消除异常值对研究可靠性的影响，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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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严重企业样本进行剔除。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Table 3.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表 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型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GREEN 企业绿色发展指数 39,365 0.031 0.043 0.003 0.411 

解释变量 Npro1000 新质生产力 25,055 5.017 2.259 0.060 32.410 

中介变量 ESGE 华证 ESG-E 得分 25,055 60.260 7.971 29.460 95.160 

机制变量 Sucon 供应链集中度 39,319 29.890 17.500 0.080 108.100 

控制变量 

SD 资本密集度 25,055 2.609 5.177 0.088 357.300 

Sale 营业总收入 25,055 21.560 1.489 15.240 28.720 

Age 企业年龄 25,055 25.410 5.369 0 66 

Domes 股权性质 25,055 0.347 0.476 0 1 

DCGB 数字化转型程度 25,055 40.830 69.990 0 1000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的机制作用。基于这

一研究思路，本文分别建立了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

还展示了未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的结果。表 4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

量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根据列(6)，就控制变

量回归结果而言，营业收入对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相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 Npro1000 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也并未发生变化，这表明了本文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5) (6) 

GREEN FE GREEN SAR GREEN FE GREEN SAR GREEN FE GREEN SAR 

Npro1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6.58) (6.51) (5.16) (3.65) (2.94) (2.65) 

Age 
 −0.001***  −0.000*  0.000 

 (−5.35)  (−1.69)  (1.59) 

Sale 
 0.001***  0.002***  0.001* 

 (2.68)  (3.65)  (1.89) 

DCGB 
 −0.000  0.000*  0.000 

 (−0.45)  (1.80)  (1.07) 

Domes 
 −0.003**  0.003  0.003 

 (−1.98)  (1.3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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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D 
 −0.000*  0.000  −0.000 

 (−1.74)  (0.54)  (−0.46) 

Constant 
0.028*** 0.021** 0.028*** −0.016 0.028*** 0.002 

(22.02) (2.45) (23.46) (−1.34) (21.09) (0.19) 

Observations 25,055 25,055 25,055 25,055 25,055 25,055 

R-squared   0.002 0.005 0.006 0.007 

N 3692 3692 3692 3692 3692 3692 

city FE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NO NO YES YES 

注：括号内为稳健 t 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4.2. 内生性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然而，在实证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背计

量模型基本假设的因素，这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第一，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互为因果

的关系。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要求 [1]。第二，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性。我们无法控制所有可能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变量，因此还存在

一些遗漏变量问题。为了解决由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以新质生产力

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 2SLS 方法进行回归，以缓解本文的内生性问题。 
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在第一阶段，工具变量 iv 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新质生

产力的回归系数(0.001)在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即内生性问题得到了较

好控制，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 5.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iv 
0.470***  

(56.82)  

Npro1000 
 0.001* 

 (1.81) 

Observations 20,692 20,692 

R-squared 0.335  

N 3290 3290 

Control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4.3. 机制分析 

目前，学界以供应链集中度作为机制，研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章十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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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在供应链聚集度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一方面是“规模

效应”，供应链聚集度高意味着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距离较近，便于物流和信息流的快速传递，这样的

供应链网络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包括更高效的物流运输、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低的运营成本，这些

优势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协同效应”，供

应链聚集度高的地区往往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不同企业在供应链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专业化的功

能，而这种专业化能够带来协同效应，促进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协作和协调，通过优化供应链流程、

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方式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更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之上引入新质生产力与供应链集中度的交互项，以验证供应链集中度的机制

作用，并构建如下模型： 

GREEN Npro1000 Sucon Npro1000 Suconit it it it it it i i itXβ γ ω ϕ σ µ ε= + + + × + + +          (2) 

首先对 Npro1000 和 Sucon 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即将 Npro1000 和 Sucon 减去各自的样本均值后构造

交互项，再将交互项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根据表 6 可得，核心解释变量和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供应链集中度能够正向强化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供应链集

中度是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绿色发展之间的机制变量。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mechanism 
表 6. 供应链集中度机制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GREEN FE GREEN FE 

Npro1000 
0.001*** 0.001*** 

(2.99) (2.72) 

Sucon 
0.000 0.000 

(0.07) (0.52) 

Npro1000 × Sucon 
0.000*** 0.000*** 

(3.33) (3.24) 

Observations 25,030 25,030 

R-squared 0.007 0.007 

N 3691 3691 

Control NO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4.4. 中介效应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 ESGE 得分对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如下所示： 

2 2 2 2 2ESGE Npro1000it it it i i itXβ γ σ µ ε= + + + +                        (3) 

31 32 3 3 3 3GREEN Npro1000 ESGEit it it it i i itXβ β γ σ µ ε= + + + + +                  (4) 

运用分步回归法检验中介效应模型。首先观察式(3)中参数 2β 是否显著，若显著，进行下一步验证；

然后观察式(4)中的参数 31β 和 32β ，在 32β 显著的前提下观察 31β ——若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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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显著，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在列(2)中新质生产力的系数显著，表明部分中介效应存

在，从而得出企业 ESGE 得分可通过促进新质生产力间接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原因可能在于，新质生产

力的引入和运用往往都需要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友好型生产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升级，

比如，引入高效节能的设备、开发环保型的生产工艺、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

升企业的 ESGE 表现。 
 

Table 7. Intermediation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7.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ESGE IV GREEN IV 

ESGE 
 0.000*** 

 (7.08) 

Npro1000 
0.080** 0.001** 

(2.01) (2.51) 

Observations 25,055 25,055 

R-squared 0.069 0.010 

Number of Stkcd 3692 3692 

Control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4.5. 异质性分析 

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的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对重污染企业的投资 [17]。为了考察

绿色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按照 2008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

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重污染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非重污

染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正向显著。因此，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来说，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原因可能是非重污染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更快地采纳和应用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推动生产方式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Table 8.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ollution levels 
表 8. 污染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 

VARIABLES 
(1) (2) 

重污染企业 非重污染企业 

Npro1000 
−0.000 0.001* 

(−0.15) (1.77) 

Control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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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关注新质生产力和企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采用 FE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加入考虑

控制变量和未考虑控制变量的结果进行对比，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其次，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的

一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运用普通工具变量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缓解了模型中潜在的反向因果和

遗漏变量问题。然后，本文尝试揭示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的机制作用。接着，探究了 ESGE 在新质生产

力和企业绿色发展二者中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和企业绿色发展关系的异质性。 
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有以下几个：1) 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2) 供应链集中度强化

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3) ESGE 在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中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4) 新质生产力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5.2. 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加速壮大新质生产力，为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首先，加强供应链管理，

提高供应链的集中度，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推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同时，企业应积极与供应链

伙伴合作，共同推动供应链绿色化进程，包括选择绿色供应商、优化绿色物流和减少包装废弃物等。特

别是目前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应把供应链管理作为突破口，通过积极地改善和优化，加速向新

质生产力转型，不断地完善绿色发展体系。其次，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应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

治理等 ESG 因素。这意味着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实践，推动员工福利改善并开展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提

升企业整体治理水平。此外，企业应密切关注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及时调整和优化绿色发展策略，不

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社会的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对政府部门而言，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支持来鼓励企业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为企业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首先，通过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引入新质生产力，包括税收优惠、财

政补贴、低息贷款以及技术研发专项基金等，以降低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成本，推动提升企业

的绿色发展水平。其次，对于在新质生产力方面表现出色且具有良好 ESG 表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

奖励，包括技术支持、市场准入优先等，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和示范企业，推动整个行业乃至我国经济的

绿色、高质量发展。第三，通过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吸引并留住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且持久的人才保障 [18]。加强对企业的能力建设，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指

导，帮助企业了解如何有效地应用新质生产力，并将其与绿色创新相结合。最后，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

法规、加强执法力度、实施排污权交易等措施，推动高污染行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减少污

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其在推动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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